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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你們都退下吧。」霍非凡冷
著臉下令，不將脾氣牽怒他們了。三人如
蒙大赦，趕忙應是，火燒屁股般急急離
開。

霍非凡轉回眼光看著床上人兒。她的
情形是明顯轉好許多，額上不再見汗，臉
色也好多了。

靚兒怎會這麼粗心呢？她這麼怕冷，竟
然睡覺不蓋被，不生病才怪！

「磨人精，你還要我為你擔多少心
啊！」霍非凡無奈地喃聲斥責她，疼惜的
低頭在凌靚兒雪白額角上親了下。

昏睡中的凌靚兒似是聽到了，小腦袋
在枕頭上不住的翻動，一會便緩緩睜開眼
睛醒了。

凌靚兒看到了低頭俯視自己的男人，
也看到了一雙混合著憐借、責備的眼眸正
直直的盯著她看，剛毅的嘴角不悅地抿
著。

霍非凡精銳的目光讓凌靚兒瑟縮了
下。他似乎很不高興看到自己，這令氣虛
體弱的她感到委屈，大眼裡聚集了水氣，
無聲的滑落。

霍非凡看到她流淚，想責備凌靚兒的
話立刻被丟到十萬八千里遠，他焦心忙
問： 「怎麼哭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還
是哪兒難過？」

「你……別……別生氣，對……對不
起！」凌靚兒細聲哽咽的道歉。

霍非凡被弄糊塗了。
「為什麼說對不起，我沒怪罪你啊，

別哭，乖不乖，不要哭了……」本心就心
疼了，現在更被她的眼的眼淚弄得不知所
措，急急用手為她拭淚。

凌靚兒抬起小手握住了他的大掌，貼
在自己頰邊。一接觸到他的氣息，她的淚
水掉得更厲害了。

看她愈哭愈起勁，霍非凡被她哭得心
都擰在一起，索性抱起了她，緊緊摟住。

「別哭，別哭……老天爺，你不要哭
了，靚兒，不要哭、不要哭……拜託你別

再哭了……」語氣輕
柔無奈。

凌靚兒摟緊了霍
非凡，臉埋入他懷
中。他身上散發出的
安全感和耳邊聽到的
有力心跳聲，撫慰了
她縣徨無依的心。她
收起了眼淚，小臉猶
然偎在霍非凡胸膛
上。

祇要她不哭，霍
非凡心就能放下，輕
撫著凌靚兒的秀髮，
任由她抱著自己。她
的態度轉變了，霍非
凡心裡有數。

好一會後，凌靚
兒才發覺是自己在抱
著霍非凡，不好意思
地忙鬆手。

霍非凡也關心的伸手在她額上量量溫
度，開心地笑了： 「太好了，退燒了！」

「我發燒了嗎？」凌靚兒迷糊地看著
霍非凡，她祇感到身子很熱罷了。

「睡覺不蓋被子，當然會著涼，下次
不准再這麼粗心了，知道嗎？」霍非凡好
笑又好氣的點點凌靚兒鼻頭告誡她。

霍非凡的話令凌靚兒想起了自己為何
會生病。瞧了他一眼，她語氣哀怨：「你還
會關心我嗎？」

「為什麼這麼說？」霍非凡張大眼瞅
著她，心中有笑意在擴散。

凌靚兒臉紅了，忙躲開他的眼光，不
好意思和霍非凡相對，也不知道該怎麼回
答。

「靚兒，別逃避，告訴我你心裡在想
什麼？」霍非凡抬起她的小臉，捕捉住她
游移不定的眼光，看入她眸子裡。

（五十六）

但是她並不因此而退縮，反而問道：
「如果我不遵守約定呢？」
「那我也取消剛才的約定。哈哈……智

子，再喝一杯吧！」
（真是一隻老狐狸！）
智子祇得勉強笑著點頭。
「好，我答應，不論叔叔說什麼我都會

聽。」
「哈哈！好，有了這項約定我就放心了。

智子，你要問的是什麼事？」
聞言，智子的眼眸不由地為之一亮，她立

即開口問道：
「是關於我父親的事……別誤會，不是東

京父親的事，」而是我十九年前在島上死去的
親生父親。叔叔，我父親應該不是失足摔落懸
崖死的吧？我想，我父親是不是在那間上了鎖
的房間遇害的？他是不是被那把月琴……」

九十九龍馬十分吃驚地瞪大眼睛盯著智子
瞧。

「智子，為什麼你……」
他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
「我看到了！我看到那個房間裡放了一把

沾滿血跡的破損月琴，起初我並不知道那代表
什麼，可是後來我聽到大家的談話才漸漸明
白。叔叔，我父親就是在那個房間裡遇害的
吧？」

智子的眼中充滿痛苦和企望。而九十九
龍馬則愣愣地望著她，過了好一會兒才深深
地歎了一口氣。

「原來如此，看來那個房間還保留著原來
的樣子。唉！我早說過要她們盡早處理，沒想到……」

「啊！叔叔果然知道這件事，那麼是誰……是誰殺了我父
親？」

智子激動的表情令九十九龍馬也為之心酸。
「智子，既然你知道這麼多，我乾脆就全部告訴你，祇是我

希望你在瞭解真相之後，千萬別後侮。」
智子隨即一臉認真地點點頭。
九十九龍馬被智子的真情所感動，不禁又歎了一口氣。
「你父親死亡那天是黨茂節慶，我是節慶當天的主持人，所

以人在神社，負責接待到月琴島上表演的藝人。
「到了那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神尾老師忽然跑來找我。向

來沉著、穩重的她當時已經亂了方寸，所以我便問她發生了什麼
事……」

九十九龍馬深深吸了一口氣，繼續說道：
「等我到達現場時，你父親滿身是血地趴在桌上，頭部就像

石榴般地裂開，慘狀令人不忍卒睹，而你的母親和外祖母則發瘋
似地站在你父親的身旁。」

智子難過得心如刀割，全身也猶如樹葉般顫抖不已。
「我驚訝地連忙問這是怎麼回事。當時琴繪祇是哭個不停，根

本無法言語，神尾老師則心有餘悸地告訴我事情的經過。我聽完
後，祇覺得……唉！祇覺得這個世界一片昏暗。」

「誰……是誰……殺了我父親？」
智子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一一二）

鐵天音想到的，一定和我相同，這可以在他
那種古里古怪的神情上看出來——人所面對的
事，如果是有可能做得到的，那就會咬緊牙關，
下定決心去做。如果是明知絕無可能做得到的，
就根本不會去做，雖然無可奈何，但也有異樣的
輕鬆。

這時，我和鐵天音，都非常相信我們的分
析，但是也明確知道，絕非我們的力量能挽回！

所以，我們在互望了一回之後，就不約而
同，都 「哈哈」大笑了起來。呆了好一會，鐵天
音又道： 「整個人類的文明大進步，是一個大圈
套，而每一個人一生短暫的生命，是小圈套，沒
有什麼人可以脫得出，反倒是既愚且魯的人」會
有希望，聰明人，智能者，都無可避免地在圈套
之中打滾，罕有能滾出來的——」

他說到這，忽然停了一停，有點像喃喃喃
喃自語： 「像我父親那樣，算不算是從圈套之中
滾了出來呢？」

他向我望來，我卻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他
父親鐵大將軍，曾經手執兵符，統率雄師百萬，
威名赫赫，權勢無限，可以說是人類中類出類拔
的茭的人物，為眾人所欽仰，但是結果又如何
呢？結果是，隱居在人所不知的小鄉村之中，度
其餘年！

我想了一會，緩緩搖頭： 「像令尊這樣的
情形，大多數會遁入空門，據說，當年縱橫天
下，斷送了大明江山的李闖王，也以當和尚告
終。」

鐵天音苦笑： 「他倒沒有想到這一點，可
是真正看透了性情，倒是真的。」

我長歎一聲，沒有說什麼，因為我不信鐵大
將軍真的 「看破世情」——我也根本不相信在全
人類之中，時至今日，還會有真正看破性情的人
在。我舉我自己為例，道理我全懂，而且懂得十
分透徹，可是我就做不到真正的看破世情，非但
看不破，而且還熱中得很，積極參與，享受人
生，離看破性情，差之遠矣。

當下，我們又說了一會，我拍著鐵天音的
肩頭： 「我要到苗疆了，溫寶裕那邊，你多照應
他一點。」

鐵天音笑： 「好，可是陶大富豪那裡，你
要去打一個招呼，不然，溫媽媽心血來潮，找上
門去，可就拆穿西洋鏡了。」

我答應，花了十分鐘，就辦妥了這件事，
鐵天音送我到機場，到分手時，我又道： 「你能
和原振俠醫生在同一個醫院，真是幸事。」

鐵天音笑： 「這位原醫生，是世界上最不
務正業的醫生，我到醫院工作已經大半年了，竟
連一面也未曾見過他。」

我也感到好奇，像原振俠醫生那樣，上天
入地，算是逍遙自在之至的了，他是不是知道，
自己也一直在圈套中打轉呢？我忽然又想到：我
呢？我自己又知道不知道？而且更主要的是：知
道了又怎麼樣？ 有什麼方法脫身？即使不想全
人類脫身，祇求自己脫身，能不能做得到？（八
十四）

直夫因當著眾人面前，不好回宣爺，祇說一兩日則可，多卻
不能從命。宣爺含笑點頭，吩咐家人傳話入內，說留住了柯小
姐。柯府有人來接，祇說小姐不回，改日打轎來接。家人答應去
了外面。

到了黃昏，四處張燈擺席，演戲待客，好不鬧起。祇飲到三
更時分，戲畢客散，宣氏父子因應酬一日辛苦，就同在外書房安
寢。寶珠小姐便在宣夫人房中歇宿一宵。次日起來，梳洗已畢，
才到中堂與夫人用過早膳，忽見丫環進來稟夫人道： 「外面柯府
已差了兩個家人來接小姐即刻回府。」

宣夫人笑道： 「這又奇了！昨日我家老爺與他言明，他已經
依允。如何過了一夜，就來接女兒。」倒是寶珠叫聲： 「姨母不
必過留侄女，讓我早早回去，免惹口舌。」說著珠淚雙垂。宣夫
人也知他苦衷，不好再留，便叫丫環傳話出去，吩咐打轎伺
候，送柯小姐回府，丫環答應下來。

去不多時，入內又稟夫人道： 「老爺同公子出去謝客，臨行
時吩咐管門的，倘有柯府人來接小姐回去，祇等老爺回來等人送
小姐回府，原轎打回，不必在此等。柯府兩個家人已回去了。」夫
人聽說，點一點頭，又叫聲： 「賢侄女，你家轎子回去了。趁著
姨丈姨兄不在家，可帶了丫環在我家四處遊玩一會兒，以解悶懷。
」寶珠見姨母吩咐，站起道：「侄女失陪了。」便帶如媚如鉤緩緩回
步，出了內堂，一路順著迴廊曲曲彎彎走到內書房，正是宣公子
讀書之所。但見裡面明窗淨幾，滿架書籍，陳設精工，階前儘是
名花，兩個丫環都向花下玩耍。

唯寶珠走到書案面前一張太師椅上坐定，隨手在書布下翻出
一個錦箋。打開一看，祇見上寫著四首七律《玉人來》，因定睛
細看道：

詩曰：
柳含煙霞碧於苔，幾度鳥聲喚夢迴。
小院寂寥春漸晚，焚香靜待玉人來。
芙蕖出水濕紅腮，曉露盈盈帶笑開。
獨對名花憶傾國，何如解語玉人來。
秋郊紫翠錦成堆，碧樹陰稀葉漸摧。
雁落魚沉香不遠，蘭舟輕載玉人來。
窗寒靜掩減愁懷，添盡蘭膏撥盡灰。
裁得紅箋制心字，定知今夕玉人來。
下寫： 「登鰲有所見，戲題。」 （十五）

金蒲孤這下子可找到發作的機會，大聲
道：

「那就請小姐再拿一壺來，我就是想
醉，事大如天醉亦休，醉得昏天黑地的，可
以免去我胡思亂想！」

劉日英委婉地道： 「公子要想排遣時光
的方法很多，何必一定要在醉鄉中去渡過
呢？」

金蒲孤一哼道：
「醉鄉路穩宜頻到，你父親把我關在這

裡，使我失去了自由，除了一醉解…憂……
」

劉日英笑道：
「公子何必那麼喪氣呢，您在這裡可

以得到世上最優厚的待遇，您要什麼都
有，還可以由白素容小姐相陪，聽樂有三
妹星英，她會一切的樂器，談天有二妹月
英，她除了精於刺織外，治學最豐，三填
五典，人索九丘，祇要公子提出來，她那能
湊上幾句……」

金蒲孤嗯了一聲道。 「她們倆沒被你父
親關起來？」

劉日英微笑道： 「二妹三妹聽了公子的
當頭棒喝後，曾經找家父下過說詞，可是她
們又被家父說服了！」

金蒲孤一愕道： 「你父親用什麼話說服
她們的？」

劉日英道：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的，公子能說

出一面的理由，家父自然也有另一面的理
由！」

金蒲孤不做聲了，端起酒壺一飲而盡，
發覺那酒味果然絕佳，醺醺然已有五六分的
酒意，便又開始就著小菜吃麵餅，餅鬆軟而
脆，菜鮮美而可口，不知不覺間，吃得乾乾
淨淨！

劉日英大感欣慰道： 「多謝公子賞光！
」

金蒲孤忽然一笑道；
「令尊對我的設想倒是週到，祇是有一

件事不知可曾替我準備著！」
劉日英連忙問道： 「什麼事？」
金蒲孤故意斜瞇著眼睛道： 「我在此

他衣食可保無虞，而且一切供應都是最好
的，古人曾云：飽暖而思……」

雖然他是故意作難，那淫慾二字，究竟
不好意思講出口來，誰知劉日英卻大方地
道；

「這是人情之常，家父早已關照過了，
祇要公子指定一聲，愚姊妹三人都可以為公
子薦枕席……公子要我們哪一個？」

金蒲孤倒是一怔，可是他依然故意作態
道：

「令姊妹各有千秋，我真不知道如何取

捨！」
劉日英依然大方地道：
「那也不要緊，愚姊妹可以同時委身公

子，而且公子如覺得仍不滿足，家父的六個
姨娘也可以聽由公子召喚……」

金蒲孤這下可不能再開玩笑了，連忙
道：

「這是什麼話？劉素客把我看成什麼樣
的人了？」

劉日莫笑笑道： 「家父把公子看作人間
第一奇才，所以才作那種吩咐．而且這也是
對公子一種速成……」

金蒲孤大聲道： 「胡說！這算什
麼！……」

劉日英笑道：
「公子不要著急，聽把我把話說完了

……家父認為要你成一個非常之人，必須要
經過非常的手段，公子天縱之資，可惜年紀
太青，經歷的世事太少，為了要公子速成起
見，他才安排了這一個環境，使公子能在短
短的時間內，把一切人情的慾望全滿足了，
然後才可以專心一志去鑽研學問，兩年之
後，始可大成！」

金蒲孤對這種怪論調簡直從所未聞，不
禁又掀起了好奇之念道：

「我一共才得兩年時間，那裡能體驗學
習到這麼多？今尊未免把時間限制得太迫促
了一點。」

劉日英笑笑道：
「不然！家父所立的兩年之期，說起

來還算是最寬裕的，實際上家父把前一年
半的時間，都作為公子恣情縱欲之用，真
正給公子學習進修的期間祇有半年，他許
連半年都用不了……」

金蒲孤連忙搖手道： 「慢來！慢來，你
能解釋得更詳細一點嗎？」 （六十六）


